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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颜之宏、闫红心

　　 1980年 10月，紧随着广东深圳、珠
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之后，厦门经济特
区横空出世，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对
外开放的又一个重要窗口。
　　根据当时的批复，厦门岛西北角一
块面积约 2.5 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单独划
出，这里三面环海，水深不淤，且与厦门
市区之间有山地相隔，在当时的时代背
景下，这里也是作为特区试验田的理想
之地。虽然几年后特区范围扩大到厦门
全岛，但西北角这 2.5 平方公里无疑是
厦门经济特区的发祥地。

特区来了复旦经济学高材生

　　 1957 年，刚满 19 岁的厦门青年庄
维明步入复旦大学校门时怎么也不会想
到，自己会在 23年后成为厦门经济特区
历史的重要见证人。
　　今年 9 月的一天，记者在厦门市湖
里区湖里街道办公楼内见到庄维明，尽
管已经 82 岁高龄，但庄老精神矍铄，思
维敏捷地给记者讲述厦门经济特区成立
四十年来的巨变。对这片自己曾经奋斗
的热土，庄老豪情满怀。
　　“这只凤凰终于要涅槃重生了！”
1980 年 10 月 7 日，当国务院批准在厦
门岛西北角设立经济特区时，听到消息
的庄维明兴奋不已。厦门的湖里因形似
一只卧倒的凤凰，又称“凤湖”。在特区设
立时，这位复旦大学经济学专业的高材
生就看到了特区的未来，坚信这只“卧
凤”终将展翅高飞。
　　 1981 年 10 月，厦门经济特区破土
动工，庄维明通过香港《经济导报》等媒
体对外做了报道，消息传遍世界。随后，
庄维明经组织安排，调入厦门经济特区
经济研究室工作，而他接到的第一个任
务，就是开展厦门经济特区优惠外商投
资环境的比较研究。建立良好的投资环
境，制订优惠的外商投资政策，是吸引外
商外资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只
有特区的投资环境上来了，外商外资才
会跟着来特区。
　　“有好多爱国的华商华侨，一听说祖
国大陆在搞经济特区，争先恐后来联系
我们，商讨落地事宜。”庄维明回忆。尤其
是在东南亚地区，有不少侨商侨领的祖
籍就是福建，“同根同源，又都是讲闽南
话，大家都希望在厦门经济特区能有一
番作为。”
　 事实上，厦门成为经济特区也有
其历史必然性。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
厦门就已成为国内最早对外通商的口
岸之一，英国、美国、日本等十余个国
家都曾在厦门的鼓浪屿上设过领
事馆。

“第一只蚂蚁”和他的换汇经历

　　“当第一只蚂蚁尝到了糖的甜味后，
成群结队的蚂蚁就会接踵而至。”在新加
坡建设裕廊工业区时，时任新加坡领导
人的李光耀曾这样描述前往工业区投资
的客商。
　　祖籍也是福建人的陈应登成为当时
来厦门经济特区投资并创办外商独资企
业的“第一只蚂蚁”。1983 年，在厦门经

济特区设立的第三个年头，陈应登向厦
门经济特区管委会提交了创办印华地砖
厂的投资申请。很快，申请得到了批复，
管委会把特区长岸路一块刚刚平整出来
的地块交给陈应登建设厂房。
　　厂房刚一落成，陈应登从德国汉堡
订购的生产设备发货运往厦门。由于当
时厦门经济特区还没有适配的大型货
车，设备不得不暂放码头上。为了尽快将
设备运进厂房组装，管委会调来两辆解
放牌大卡车，将后车厢连接在一起，才勉
强将超宽的集装箱体运进厂房并安装
到位。
　　随后，陈应登又遇到了一个“麻烦
事”——— 由于当时的外汇管制措施，陈应
登没有足够的人民币用来购买黏土和发
放员工工资。为了救急，陈应登希望用外
币作为抵押物抵押给厦门一家银行，以
“贷款”的方式获得人民币。但在该银行
将此事上报总行后，总行咨询部以“这一
做法是外资利用我资，而非我资利用外
资”为由，不同意放款。
　　作为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一名研究
经济的专门人才，庄维明将陈应登遇到
的“烦心事”以内部呈阅件的形式，向有

关部门反映。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
记的项南听了汇报后，相关问题才得到
解决。
　　“不就是借一点钱吗？怎么就成了
‘谁利用谁’的问题了呢？”在一次全省对
外经济工作会议上，项南专门将此事作
为“典型”，要求福建全省各部门全力支
持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工作。
　　 1996年，在厦门特区设立 16周年之
际，为感谢陈应登对特区建设所作出的贡
献，厦门市政府授予其荣誉市民称号。

家访“访”出来的特区之变

　　“哎哎哎哎……叮铃铃……哎哟！”
1981 年深秋的夜幕中，在一阵惊慌的叫
声过后，紧接着传来急促的自行车铃响
声和一个男人倒地的呻吟声。
　　倒下的男人叫黄国富，当时是厦门
三中的一位班主任兼物理老师。厦门三
中那时正好位于经济特区旁边，黄国富
趁着放学后的时间，骑自行车前往家在
特区的学生家中家访，不料正好碰到一
条正翻修的道路，因没有灯光照明，黄国
富的车胎陷入了烂泥里，前进的惯性让
他整个人“飞”了出去。

　　 1981年 10月厦门经济特区正式动
工建设，2.5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
是正在修整的泥路，一到下雨天就没法
骑车。没办法，黄国富只能将自行车扛在
肩头，徒步继续赶路。
　　厦门经济特区 1980年宣布设立后，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 1700 多名村民集
体转为“非农业户口”，享受城镇居民的
各项补贴。同时，为了安置动迁“新市
民”，厦门市政府以修盖、腾屋的方式让
一千多号人从泥瓦平房搬进了楼房。
　　黄国富扛着自行车终于走到了学生
家中，在楼房的院子里，停放着各式各样
的农机器具。在楼梯拐角处，还挂着村民
务农穿的蓑衣。“都已经是‘新市民’了，
怎么还留着这些东西呀？”走进一户学生
家中，黄国富打趣地问家长。“搞特区也
要种地嘛，我们想着以后特区搞起来了
接着种地。”学生家长一脸憨厚地回答。
　　到 80 年代中期，经济特区的面貌
发生了不小的改变，工厂机器的轰鸣
声伴随着一辆又一辆的运货卡车的汽
笛声，一派繁荣景象映入眼帘。卷烟
厂、电子厂、劳务公司……在新盖起来
的这些厂子里，有不少黄国富班上出

去的毕业生。为了带学生们开眼界，
黄国富几乎每年都会带着新升学的
孩子们参观这些现代化工厂。也是
从那时起，一代“年轻人”在心中种
下了“要把特区建设的更好”的
种子。

治理更加高效，面貌焕然一新

　　“湖里街道的百货商店是特区最早
办的商店，当时在湖里的建筑工人上
万，商店卖得最多的是建材和生活用
品。一到下雨天，拉一整车雨鞋过来，一
下子就卖完了。”原湖里社区党总支书
记江国进说，上世纪 80年代初，特区建
设热火朝天，到处都是发展机会。
　　人口骤增、经济发展的同时，社区
治理困境也逐渐凸显。“我在街道百货
商店工作了十多年，早期小偷小摸、打
架斗殴等现象经常发生。”江国进对社
区治安问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坦
言，上万人挤在 2.5 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想要做到不出问题很难。
　　 1994年，江国进离开百货商店来
到湖里社区居委会工作，开始思考如
何扭转社区治安管理困境。1997 年，
江国进成为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着
手加强社区治理，湖里社区联防队应
运而生。
　　“最早成立时联防巡逻队有 20
人，专门负责社区治安巡查工作，处理
突发事件、矛盾问题等，社区治理力量
得到强化，整个辖区的治安面貌大有
改观。”江国进说，因成效显著，社区联
防队伍一直延续到现在，社区还因此
获得过湖里区政府的表彰，被评为“维
护社会治安稳定工作先进单位”。
　　“另一件让我印象最深的事就是
湖里街和凤湖街打通了，整个社区的
环境卫生治理开始日新月异。”江国进
说，早先因原有的居民建筑阻挡问题，
湖里街和邻近的凤湖街隔着房子相
望，迟迟未能联通。
　　 1998 年前后，湖里街道完成规
划设计并着手推动道路改造，社区工
作人员说服道路连接处居民同意拆
迁，湖里社区发展由此打通了“任督
二脉”。“房子拆迁后道路就通了，整
个社区开始变得四通八达，沿街店面
价值提升，居民收入明显提高了。”
江国进说，这一工作提升了社区对外
来人口的吸引力，整个社区逐渐活跃
起来，人气越来越旺。
　　如今，行走在湖里社区，道路干净
整洁，两侧四五层的小楼林立，街上吆
喝声、欢笑声不绝于耳。从 40 年前
1700 多人贡献出 2000 多亩土地，到
如今整个社区的嬗变，经济特区的蓬
勃发展还在继续。

▲这是无人机拍摄的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